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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人物

刻苦，日积月累中，他逐渐成长为植物分类学领域

的“高手”。

“植物多样性考察要有全球视野。在多年的全

球考察中，我见到很多从未见过的植物，对每个地方

的植物是怎么起源及形成的，有了更深的认识。”孙

航说。某种植物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如果不是中国

的，它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孙航基本可以一眼看出，很

多时候甚至可以直接说出植物名称。由于在植物分类学

研究中成绩显著，国内外学者以“孙航”的名字命名了

一个新属和十余个新种。

在“生命禁区”科考

无限风光在险峰。对于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而

言，险峰不止无限风光，更意味着收获发现的喜悦。孙

航将野外科考作为从事研究的重要内容，无数次踏上未

知的旅程。

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孙航就接到一个重任：

到墨脱县考察。墨脱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喜马拉雅山

脉东段末端，是雅鲁藏布江流经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

县。这里雨量充沛，植物种类丰富，植被独特，但地势

陡峭崎岖，地质灾害频发，每到冬季，通向外界的山路

被大雪封断长达半年多，犹如孤岛。

1992年9月，考察队一行3人，带着在当地雇佣帮

忙背各类物资的民工队伍，进入墨脱县的雅鲁藏布江河

谷开始越冬考察。“墨脱县的山路都是一块一块的大

石头，走在上面像跳梅花桩。有的路段又陡又窄，既

要当心山上的滚石或泥石流，也要顾及脚下的悬崖绝

壁。”孙航说。考察队一路风餐露宿，还要留心被蚊

虫、蚂蟥等叮咬，每天的食物几乎都是罐头、压缩干

粮，蔬菜、肉类难得一见。

1993年6月，考察队结束近9个月行程2500余公里

的越冬考察，采集了7100号约3.5万份植物标本和700

余号细胞学或活体材料，首次对喜马拉雅山在我国境内

南坡的植物区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总结。“过程

虽然艰苦，但这段经历丰富了我的植物学知识，积累

了野外科考经验，磨练了意志，打牢了植物分类学基

础，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孙航说。

2021年，孙航团队承担了青藏高原二次科学考察

任务，到高黎贡山主峰考察。高黎贡山异常险峻，对这

里的植物学调查一直比较薄弱。考察队沿着山脊一路攀

爬。这里人迹罕至，时而下雨，时而大雾弥漫，他们

一边艰难辨认方向，一边随时提高注意力以防发生意

外。“有段路在悬崖边，脚边就是万丈深渊，必须得抓

住杜鹃枝叶一点一点爬，抓的过程中还会有蚂蟥叮咬。”

孙航说。这段路，他们足足爬了2个多小时。缺水问题

也考验着考察队。高黎贡山山脊陡峭，根本找不到积水

塘。水喝完了，实在渴极了，就靠舔杜鹃叶子上的积水

来支撑。

“这次行程，我们弄清楚了高黎贡山主峰高山植

物的组成类型，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物种分布及群落组

成数据，采集了重要植物标本300余份和目标物种的居

群材料。”孙航说。

对未知的探索，对科学的执着，推动着孙航不断

前行，足迹几乎遍布云南、四川、西藏等国内以及国外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40年来，孙航采集植物标本共

计5万余号、20万余份，他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第六届

“竺可桢”野外科学考察奖、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

等奖、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等诸多奖项。

寻求更多新突破

“过去我们开展的植物分类学主要是认识植物、

描述植物，现在更多是要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除了形

态学等学科外，还涉及分子生物学及基因组学等。”孙

航说，“有些物种彼此看起来没什么区别，貌似是一

个种。但是经过分子生物学及遗传多样性分析检测才

发现，它们内部已经发生遗传分化，或已成为两个

种。过去，没有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这些情况是不

清楚的。”

大数据的应用也为植物分类学带来了挑战和机

遇。“比如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知道是什么植物，这是

人工智能在分类学上的应用。目前这种应用的准确性有

限。那就需要植物分类学家把工作做得更扎实，只有数

据可靠了，大数据分析才可靠。”孙航说，新技术的应

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将为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带来更

多的新突破。这些崭新的领域，等待着他们去进一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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